
致守林人
王建新

一轮红日 冲 云 破
雾，光芒似箭地从遥远
的地 平 线 上 喷 薄 而 出
——这多像一只飞 自 林
中的鸟儿 。

最后一次回 眸黎明
中苏 醒 过 来 的 幽 幽 林
深，你布满血丝的眼里
闪耀着启 明星 的亮光 ，
似乎这林区 的太阳就从
你的瞳仁里升起 。你孩
子般憨憨地笑 ，然后端
起酒 壶 美 美 地 灌 上 一
气，醺醺然对着 山林粗
犷地高吼 ：噢——嗨噢
——嗨嗨！……声音高
亢而悠远 ，久久 回荡山
谷。一刹那 ，整座 山林
仿佛被这股神奇的号子
唤醒 了 ！浓浓晨雾羊群
般纷纷溃退 ；林中 的鸽
群飞起来了 ，在蓝天上

划着清亮的唿哨 ；工棚

上的炊烟升起来了 ，在

幽谷 里 飘 荡 成 悠 悠 晨

曲。远处 ，一队伐木 的

号子排闼而去 ，消失在
索道尽头……

哦，守林人——大
森林的护神 ！你与太阳
无缘 ，你属于黑夜 ，属
于月 光 铺 洒 的 和 平 世
界。太阳升起的时候 ，
你才 回到草棚里 寻找丢
失昨夜梦境 。远 山 的阵
阵松涛陪伴你 ，摇荡你 ，
如儿时枕边的摇篮 曲 ，
把你摇 回恬静 的梦 乡 。
摇吧 ，荡吧 ，荡得再远
些。把那个 日 夜渴望的
梦荡给千 里外难得一聚
的思念彼岸 。

你的 眼 帘 轻 轻 合
上，熄灭了这双熬红 了
的太阳般的眼睛和墙上
那管一夜不眠的枪筒 。
多少个深夜 ，是这管猎

枪，这双深邃的眼睛 ，

洞悉着茫茫林海的无边
宁静 。稍有风吹草动 ，
你双耳竖起如碑 ，每次
总跑在猎犬的前面 。而
那双太阳般灼人的眼睛
早已嗅出黑夜 中任何突
发的事故 ，游移林深之
中。

现在你甜美地入睡
了，而忠实的猎犬仍然
双耳高耸 ，在棚外守护
着你和你的梦境——那
无尽的林海 已在守林人
的梦境中被某种朦胧的
绿意层层尽染 。

入睡吧 ，你这启 明
星般刚
刚入眠
的星
座。夕
阳西
坠，落
在你肩
头的将
又是一
座沉重
的山林之夜——

哦守林人 ，你那双
太阳般的眼睛 ，那管不
眠的枪筒……

给外甥
马书 学

一

生你时 ，舅还学徒 ，没能回家看你。你外婆
给舅 写 了 一封信 ，信 中 说 道：“你姐 三 十 一 岁 得
子，很是不 易 。妈 多 年 有病 ，是你姐把你兄弟俩
看大的 。为了你兄弟两个 ，她二十 九岁 才结婚 。她
受了很多苦 。妈以后不在了 ，望你们姐弟千万不要
忘了手 足情分。”舅 见到你时 ，
你已半岁 ，白 胖胖的 ，只着一件
红背心 ，舅 一抱你 ，你就哭 。舅
以为你是从别家抱来的 。

二
一岁 多 ，你不吃奶 了 ，你就一直呆在舅家 。

舅家与你家究竟有什么区别 ，你还不知道 。你也
许认为舅家就是你 自 己 的家 。听你母亲讲 ，抱你
回去你就哭 ，不愿在 自 己 的家呆。“既然不愿回

去，就放在咱家 。你哥
开车 ，你姐有奶牛 ，放
在他们家我不放心。”
这是你外婆对舅说的 。

三

你三岁 时 ，渐渐的
也有了记忆 ，舅一年半
载的 回家一次 ，你对舅
也慢慢有了印象 。舅 离
家千里 ，有时外婆太想
舅了 ，听到飞机在叫 ，
就让你出 门 去看 ，说是
舅舅在飞机上。“飞机
哟你停下 ，把我带上寻
我舅去。”一次 ，舅麦
收回家 ，见你爬在后墙

上，看着 飞机在叫 ，舅哭了 。麦收完了 ，你知道
舅要走了 ，忽然问：“舅舅 ，你什么时候还 回来？”

“ 什么时候回来，”舅摸着你的头指着后门外山
上的柿树林说，“山 上柿树叶红了的时候舅就回
来了。”“噢 ，我知道了，”你高兴地跳了起来 ，
“ 姥姥说了 ，山红石头黑 ，舅 回种早麦。”“不 ，

是山红石头黑 ，雁来种早麦。”
舅给你纠 正一下 。

四

你五岁 了 ，开始懂点人事 。
在你如梦的年华里 ，好象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，对
什么都要问问 。一次 ，舅 回家 ，你好奇地问舅 ：

“ 舅 舅 ，城里很高吗？”
“ 城里不高？”舅迷惑不解。“那从城里来

咱家的人怎么说是下 乡 ，爸爸开车去城里怎么说
是上城？”“哦……”舅没词了 。舅给你讲 ，这上下的
意义 ，不是只有 一种 ，单 指具体位置 的 高低 ，还有
一种 引 深 意义 ，你能听懂么？“舅有时间带你去 上
山，能看到城里 ，城里不比咱们这里高。”看着你
睁大的黑眼睛 ，舅这样回答 ，你满意么 ？

五

你小舅 考上军校那一年 ，你六岁 了 。今年你
八岁 了 ，你要 回你家去上学了 。前几天你缠外婆
给舅写信 ，让舅 回家给你买个书包 ，你说你也要
象小舅一样 ，将来去上大学 。舅 是个普通工人 ，
没有 多少文化 ，当 然希望你将来能上大学 。但舅
最盼望你快一点长大 ，你长大了 ，懂事 了 ，舅有
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对你
说，那就是，——你无
论将来干什么 ，都要做
一个正正直直的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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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落 丰光

虽然 那 是 我 亲 历 的 真
实，然而多少年后 回想起来
却更像一幅画 ，一部 电影 中
壮阔的空镜头 。

黄昏时海轮沉稳地离开
码头 ，渐渐地 ，码头只剩下一
个剪 影 般渺小的轮廓 。海很
平静 。此时你站在船尾 ，那客
轮正 像一 只 硕 大 无 比 的 犁
铧，强劲地划破海面 ，勾 出 一
道金 光 闪 烁 的 彩带 。彩带尽
头，一轮金红 色 落 日 正缓缓
挨近 海 天交 接 之处 。似乎一
切都被感染 ，被融化了 。海与
天，在夕 阳 四周 由 红 而金黄
而黄 ，其 后渐渐泛 白 泛青泛
蓝。使你最不解的是 ，如此磅
礴壮阔的场面竟那般静谧那
般轻柔 。太 阳怕 惊动海 面像
母亲 轻吻 熟睡 的婴 儿 。当 她
终于贴住海 面 时 ，仅仅 一瞬
间便沉 落 了 下 去 ，于是天空
散射 出 万 道 霞 帔 ，最大 而亮
的几颗星 ，小松鼠一般在深
蓝色天空睁开惊讶的眼睛 。

你确实想作诗 ，然而终

于无法包容
那巨大的感
觉。只是勾

起你许许多 多关于 日 落的 回
忆。

山里人把太阳 叫爷 。那
是下 乡 的时候 ，爷 出 爷落 ，
庄稼人虔 诚地跟着它 ，你虔
诚地跟着庄稼人 。天天刨地
球，天天看 日 落 。当 夕 阳挨
上山 尖 ，只一瞬间便跌落下
去时 ，你昏沉沉头脑会生 出
时光倏忽人生无常的感喟 。
随后怀着 巨大的解脱感 ，回
到几乎一无所有但终究属于
自己 的小屋 ，可 以填饱肚子
然后睡觉 。此时 ，山村炊烟
袅袅 ，晚风阵 阵送来鸡鸣狗
吠。“日 之夕 矣 ，牛羊下来。”
后来 上大学时这是 《诗经 》
中必背诵的一句 ，似曾相识
燕归来 。

后来你逐渐悟 出 ，比起
日出你其实更喜欢 日 落 。那
圆润的像一只红彤彤的大灯
笼，悄然接近林梢 。行人匆
匆，等待着 的是回归 ，是温
馨的 家 和放 心 而 舒 适 的 休
息。那 当 然也是人生的一个

象征 ，饱满圆润悄无声息而
略带忧伤 。

有一天你打开画册 ，看
见其 中 一幅便得了大感动 。
画面上有一轮硕大的 夕 阳 ，
疾风劲草 中 ，楼宇幢幢隐约
可见 ，爸爸妈妈牵着女儿朝
落日 走去 。那画有题 目 “太
阳匆匆 ，我们也匆匆！”是
指生活 的匆忙？抑或喻生命
的短暂？反正你一见就把它
永远刻在了心 中 。有那么一
天，当 你匆匆下班 ，在 马路
尽头 ，刚会走路的孩 子在妈
妈身旁 向你扬起小手 ，家就
在上边 ，而他们身后 正是那
一轮将落而未落的匆匆 的太
阳。你会感到热泪涌上 ，你
想这就是生活 ，热爱这一切
吧，永远不要伤害 自 己 的亲
人，以及朋友 ，以及所有赤
诚待你的人 。

太阳匆匆 ，我们也匆匆 ！

美好人间
江山 如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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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
市

关
晴

每
当
黄
昏
起
程
的
时
候，

西
安
的
小
吃
夜
市
就
开
始
了。

灯
光
豁
然
亮
了，

象
天
幕
里
的
繁
星，

伴
着
笑
语
人
声，

展
示

了
一

个
别
样
于
白
日
的
境
界。

风
悄
悄
地
涌
来，

星
儿
退
在
一

旁
观
看。
一

个
结
结
实
实

的
小
伙
子，

挺
着
健
美
运
动
员
一

般
强
劲
的
身
躯，

向一

排
卖

涮
牛
肚
的
走
去，
顿
时
便
有
几
个“
来
几
串
？
”

的
询
问
声
起，

小
伙
子
略
置
迟
疑，

望
着
其
中
一

位
年
青
的
老
板
娘，

咧
嘴
笑

了，

露
出
整
齐
的
牙
齿。

她
知
道
他
会
来
的，

她
的
摊
位
已
经

有
几
位
正
在
品
味
的
先
生
们。

她
为

他
递
去
一

盘
涮
牛
肚，

也
把
笑
容
和

热
情
递
了
过
去。

灯
光
更
亮
了，

夜
更
深
了。

一

对
情
侣
来
到
这
里
，

女
士
要

吃
汤
圆，

先
生
要
吃
砂
锅
豆
腐，

各

取
一

家，

却
合
吃
一

桌。

这
里
的
吃

食
应
有
尽
有，

小
酥
肉、

红
烧
鸡、

羊
肉
串
、
…
…
吃
客
可
以
坐
定一

位，

这
家
来
点，

那
家
来
点，

只
要

向
隔
壁
的
摊
位
伸

长
脖
子
说
一

声
：

“
喂，

来
碗
粉
蒸

羊
肉”
，

立
刻
就

有
耳
听
八
方
的
跑

堂
倌
旋
而
为
你
端

上
，
还
随
着
带
一

声
悠
远
的
吆
喝

“
粉
蒸
羊
肉
一

碗——
”

。

市
民
们
已
经
习
惯
于
从
傍
晚
到
深
夜
的
一

处
又
一

处
小
吃
夜
市。
常
有
两
口
之
家
带
孩
子，

把
吃
夜
市
当
做
增
添
家
庭
乐
趣
的
一

部
分。

小

咪
咪
从
幼
儿
园
接
回
来
了，
摇
着
妈
妈
的
手
说，

咱
们
今
晚
去
夜
市
吧。

在
她
小
小
的
脑
海
里
，

夜
市
不
仅
有
她
这
个
小
馋
猫
喜
欢
吃
的
东
西，

还
有
那
一

串
串
葡
萄
般
的
灯
光，

和
那
么
多
围

桌
而
坐
的
不
熟
悉
的
人
们。

最
得
实
惠
的
是
那
些
晚
上
出
门
办
事
的
人

们，

十
一
、

二
点
了，

才
从
办
公
室
出
来，

晚

风
轻
拂，

已
经
饥
肚
渴
口
了。

就
坐
一

家
馄
饨

摊，

老
板
笑
呵
呵
地
端
上
一

碗
馄
饨，
一

股
飘

动
的
热
气
驱
赶
了
午
夜
的
清
寒，

端
起
碗
来，

香
味
攒
鼻，

再
加
上
还
有
几
位
邻
座
吃
客，

心

头
便
有
“
莫
道
我
归
晚，

更
有
晚
归
人”

的
自

慰
感
了。走

了
两
三
里
路，
终
是
到
了
夜
市
的
尽
头，

身
后
留
下
荡
漾
的
诗
情，
流
动
着
生
命
的
夜
晚
，

伴
着
繁
星，

在
昏
黄
的
街
灯
下
步
履
姗
姗，

有

说
不
尽
的
惬
意。


